
仅亲自到国会山欢迎我们，还邀请我和我的朋友们走到渥太华之后住在她的家里，虽然当时由
于种种原因我们没有去住成，但她诚挚的心使我深受感动。因为她用她的心告诉我，她对大法
弟子的景仰。有些国会议员的秘书和我是非常好的朋友，有一些人，我打电话根本不需要报名
字，他们能听出我的声音。他们对我讲的话从未怀疑过。记得当长春这件事发生时，我心情非
常难过，尽管这两年多的迫害中，我在给他们讲清真相中，我一直保持平静的心态，所以从没
有过非常激动的表现，然而面对长春的屠杀，我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感情，为国内学员承受如
此大的痛苦，还用一颗大善大忍之心救度可贵的中国人民而感动，我在和一个秘书打电话时，
泪流满面，他听到我的声音，根本没有问我如何去证实消息的可靠性，立刻明白了事态的严
重，因为我在两年多的讲清真相过程中以让他充分信任大法弟子所给他提供的消息，和这场迫
害的严重性，他根本不需要去证实什么，因为我们是他心目中最信赖的人。就这样通过长期不
断的讲清大法的真相，通过我的行动让他们直接充分了解了真实的大法弟子的状态，而这种植
根于他们心中对大法的认同，有时根本都不需要告诉他们去做什么，他们自己都去想尽办法而
帮助我们。有时，他们甚至都把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写给他们的威胁他们不要支持大法的信给我
看，并告诉我说，中国政府的这种行为是无耻的，他们要写信严厉谴责他们，并要求加拿大总
理关注此事。有了对大法的进一步了解，这些正义的议员们站出来窒息邪恶在加拿大的迫害，
并向更多的善良的加拿大人传播大法的真相。我理解到，当我们能充分地向不了解真相的人讲
清了大法的真相，让他们从内心深处真正认识到了大法的美好，他们内心深处的改变是最重要
的。有一位在国会里非常有声望的议员，我和他接触过非常多的次数，他对大法的了解和认同
已经改变了他日常处理问题的方式了。有一次，和另一位他的也是国会议员的同事谈起他时，
那位同事感慨地说，“JOHN 在国会里处处以‘真、善、忍’作为他生活的准则，虽然我不认为
他是法轮功学员”。又是这位议员，顶着巨大的压力，两次邀请师父来加拿大访问并公开讲
法。他们这种他们内心深处的改变给他们未来得法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就象师父在华盛顿讲
法中说，“所以在当今世界上，我们不能够不为其他众生负责，我们不能不为其他众生将来得
法负责，我们不能不为其他众生将来得法奠定基础，因为他们很可能是你们那一体系中的生
命。”师父还讲“讲清真相不是简单的事情，不只是一个揭露邪恶的问题。我们的讲清真相是
在挽救众生，同时还有你们修炼中的个人提高与去执著等因素，还有大法弟子们在修炼中为法
负责的因素，同时还有你在最后圆满中怎么样丰满你自己的那个世界等等这些问题。”  

多伦多在加拿大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城市，他的人口和在国家的位置都非常重要。邪恶对这里的
控制也是非常猖狂的。在镇压开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一直都没有突破旧势力的安
排。约见市议员的要求一次一次被拒，理由是这是联邦政府的外交事务，和市里没有关系。然
而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却不顾一个外交使节的规矩，一次一次地跑到市议会里给他们施加压
力。我们对市里的讲清真相工作一直没有进展，甚至 2000 年在多伦多市政广场举行庆祝活动的
要求也一再被拒。如何能破除邪恶势力的安排，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艰巨的使命。2000 年
底，多伦多举行大选，虽然对政治一窍不通的我和其他学员，非常想利用这个机会能够让多伦
多的市议员们了解大法真相并破除邪恶在这里的破坏，我们在他们敞开大门接见选民之际，充
分利用这个机会，向他们讲清大法的真相。在前后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见了 30 多个议员候选
人，后来他们多数都当选了下一界的市议员，真相如潮水一般涌到了他们眼前，邪恶的谎言再
也包不住了。大选之后，我们一次一次地约见那些市议员，有一段时间，几乎每周都去多伦多
市政厅。其中一位市议员的夫人是中国人，我们向她讲了大法真相，在后来的一年半的时间
里，我们成了非常好的朋友。我们邀请她和议员本人来学员家里作客，同时给他们放大法真相
的录象片，他们对大法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这位议员多次公开支持大法并帮助我们在市里申
请场地。我们 2001 成功地申请到了在市政广场举办“世界法轮大法日”和第一届“多伦多真、
善、忍日”的许可。活动异常成功，由于这是得到市政府支持的活动，来自社会各界上千人参
加了活动并了解了大法的真相。其中还有危地马拉总领事及夫人和一双儿女，还有 3个国家的
驻多伦多外交使节，许多国家的领事还帮我们推荐了他们在多伦多的社区，成了一个真正的各
民族同庆真善忍的聚会，天空的巨大法轮持续了 5个多小时。这对邪恶是一个承重的打击，后
来我们又一次在一年之内申请到了在市政广场搞活动的许可，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亲自向多伦
多市长施加压力，并鼓动当地的不明真相的华人团体要取消我们的活动，然而遭到了拒绝。去




